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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笔、钢版和蜡纸是多年前老师
们必不可少的办公用品，刻钢版也是
必修的一门功课。

铁笔和今天普通圆珠笔笔杆差
不多长短，只不过下面细头那一端装
的是比锥子头更细一点的铁笔尖。
钢版有试卷差不多一半大小。蜡纸
和试卷大小相同，上面涂着蜡，表面
有一行行的小方格。

刻钢版时，把蜡纸轻轻地从蜡纸
筒里拿出来，不能折皱，铺在钢板上
面，然后把选好的素材用铁笔往蜡纸
上刻，表面的蜡被刻掉之后，一行行
的字就出现在了蜡纸上，刻蜡纸也就
是制作印刷的版。

刻钢版技术性很强。下笔轻了
字迹模糊，油印出来不清楚，下手重
了，蜡纸就烂了，即使凑合着用，油印
出来也会出现一大块墨迹。最怕刻
到中间或者最后的时候，一不小心就
会把蜡纸刻烂，一下子前功尽弃了，
让人心痛不已。所以一般情况下，都
要屏着气息，一笔一画，小心谨慎并
一气呵成。

刻钢版要掌握好一个度，轻重缓

急都要用心，不同的素材要采用不同
的方法。刻钢版很辛苦，很费时费
神。画表格横线要轻而快，或者用虚
线。大标题用力要稍微重一点。奖
状上的大字，还要用双线刻画。那个
时候，办公条件差，老师们就着昏暗
的煤油灯、蜡烛或者 25瓦灯泡，晚上
要刻钢版坐到深夜。夏天刻钢版蚊
虫叮咬，浑身流汗，手下要垫上一张
净纸，否则手上出手汗会打湿蜡纸，
影响印刷效果。冬天，天寒地冻，冻
手冻脚，刻一会儿，就要搓搓手或者
伸手往煤火炉上烤一下。

刻钢版的年代，练就了不少的书
写能手。经过反复实践以后，蜡纸上

可以刻出仿宋、正楷、行书、草书、黑
体、隶书、魏碑等不同字体或不同格
式。学生的试卷、练习题，文学社的
校报，就连给师生们发的奖状也是铁
笔蜡纸制版而成。奖状上多数都是
双层字，排版整齐大方，字迹或苍劲
有力，或娟秀优美，看着奖状，闻着墨
香，让人爱不释手。

看到老师们刻钢版很辛苦，有不
少学生经过练习，也主动承担了刻印
练习题、校报的任务。至今还清楚地
记得，当时学校的文学社名字叫“裕
龙文学社”，刻印的校报叫“澧河潮”，
是由贺金峰等老师发起创办的。隔
三岔五，都要油印出一期校报。刻钢

版的学生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从报
纸刊头到文字内容，字迹俊美，排版
精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每当考试的时候，老师们总要凑
夜深人静，锁好门窗，分科目刻钢版
到晚上两点多钟。然后再凑晚上用
手推的油印机一下一下地把卷子一
张张油印出来，然后把底版扔到垃圾
堆上烧毁。

有一次，期中考试之后，老师很
纳闷。有个捣蛋鬼平时成绩很差，那
次考试居然得了 90 多分。怎么回
事？自己刻印的钢版，亲自油印的试
卷啊！那个孩子贼不打自己招了，有
一次在同学面前卖弄时说漏了嘴。
竟然是他把老师扔到垃圾堆上的底
版，用两张白油光纸，用一个瓶子把
试卷印了出来。老师笑骂道：“好你
个小毛贼啊，合着你的聪明脑瓜子都
用到这上面来了，下次要是保持不了
这个成绩，看我怎么让你屁股开花。”
堂下哄地一声笑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刻钢版成了少
数人的记忆，钢版、铁笔和蜡纸成了
老古董。

♣ 刘文方

犹记当年刻钢版

♣ 储劲松

烟水记知味

♣ 张富国

食豆腐

黄河落日黄河落日（（摄影摄影）） 刘予平刘予平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
照古人”，豆腐生生不息，那种馨
香，穿越深邃，居然传递了 2000
多个春秋。“古人今人若流水，共
看明月皆如此”，无论何时何地，
她依然穿梭于餐桌，让我们回到
遥远的过去，有种与祖先同食同
饮的雅兴！

雪霞羹，《山家清供》里的一
道名菜，其实是芙蓉和豆腐炖制
而成：采粉红娇嫩的芙蓉，去蕊去
蒂，热水点油，汤烫后，与软白清
馨的豆腐同煮。林洪亲手绘出的
雪霁之霞，活色生香。一位躬耕
厨艺的师傅讲，要保持那分娇艳，
芙蓉汆水时一定放点儿油、盐，这
是绝活。美色融入汤羹，红白相
间，相映成趣，诗情画意跃然餐
桌。怪不得清代诗人杨燮赋诗吟
叹，“仿绍不真真绍有，芙蓉豆腐
是名汤”。这豆腐，配鱼肉，得其
鲜美；搭果蔬，诱其清爽。搭配何
种食材，不夺他长，不忘己本，珠
联璧合。

豆腐最接地气，煎炸煮焖，
凉拌霉卤，好拨弄，一会儿就能
搞定。“箸上凝脂滑，铛中软玉
香”，苏轼的眼中，软玉般的豆
腐，挂糊煎熟，和香菇、笋片等同
炒，添上半勺汤，小火煨焖，再用
大火烧干汤汁，出锅装盘即成，
有家常菜的风范。这东坡豆腐，
酷 似 猪 肘 ，色 艳 质 嫩 ，鲜 香 味
醇。清代诗人姚兴泉说桐城豆
腐，做法似乎更简单，“打盏酱油
姜汁拌，秤斤虾米火锅熬，人各
两三瓢”，如此常来常往，却也熟
视无睹，快要忘记了。

豆腐细作，会更加入味。八
宝豆腐是康乾时代的宫廷名菜，
用几十种食材调配，用来赏赐重
臣。把豆腐嫩片切碎，豆腐脑也
行，加香蕈屑、蘑菇屑、松子仁
屑、瓜子仁屑、鸡屑、火腿屑，
入浓鸡汁中炒滚烩透，用勺舀。这
哪里是吃豆腐，分明是秀色可餐
的艺术品。袁枚的好友毛俟园才
情过人，见袁枚对豆腐大师的三
揖之拜，很有感慨。他占诗打趣，

“珍味群推郇令庖，黎祁尤似易牙
调。谁知解组陶元亮，为此曾经一
折腰”，这袁子折腰，竟与郇公下
厨、易牙调味、元亮解甲传为治味
美谈，不枉此生品评过豆腐!

中国人讲求饮和食德，豆腐
保平安，自然受众人捧。小时候
生了燥热病，吃几块豆腐，脾胃
自然凉。有味茉莉豆腐药膳，采
茉莉花嫩叶，洗净，与豆腐熬食，
是去火、除热、安和的绝品。“气
作龙涎香，色过牛乳腻”，元末明
初的谢应芳吃豆腐后，赐予“素醍
醐”的雅号：有肉料之功的变通之
妙，有最宜养老的慈悲之心，更有
如露入心、醍醐灌顶的彻悟之喜。
如此崇正辟邪，导人从善，功德无
量。怪不得清初诗人尤侗盛赞，

“淡如君子交，蔼如仁者言”。自己
喜欢吃的，也希望别人来尝一
尝，好一个蔼然仁者！

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吃
豆腐”好像得了瘟疫，人人都要
避而远之。原来，吃豆腐有了歧
义，专指男女情事。喜欢揩油，
暗送秋波，抛点媚眼，撩些暧
昧，成了调戏的代名词。一旦超
出恋人与夫妻，就会被呵斥“咸
猪手”；如果诉至公堂，冠以

“性骚扰”的名头，会让人嗤之
以鼻。

百姓记事

♣马海霞

晚熟的瓜才甜

居高声自远 非是藉秋风（书法）刘宝章

我小时候调皮捣蛋，不爱学习，上小学一年级
期末考试，数学考了38分，父亲一看成绩，气得手
都哆嗦，将我打了一顿。打完我一拧脖子说，越打
我越不学，下次我准备考 28分。我这么一说，父
亲都气乐了，扔了笤帚疙瘩，独自喝闷酒去了。

母亲说，下等人用棍教，我比下等人还下等
人，打都不害怕，没出息的家伙，等开学还让我背破
书包，穿旧衣服，给姐姐哥哥一人买个新书包，扯一
身新衣服，让我眼馋去吧。

母亲说到做到，临暑假开学前，姐姐和哥哥买
了新书包和新衣服，一毛钱也没给我花。母亲说，
不愿学习，早点下来种地，别在学校浪费时间了。
我牛脾气上来，回怼说，不念就不念，早念够了。

祖母见状，将我领进了自己屋子，变戏法似的
取出一个咸鸭蛋，递给我，说这是鼓励的咸鸭蛋，
考不好就得鼓励。还说，父母不给我买新书包新
衣服，祖母给我买。那日，祖母领着我们兄妹三人
赶集，果真没有食言，给我买了新书包和新衣服，
而且新书包比哥哥姐姐的还大还好看。回来路
上，祖母说，你们别嫌我偏心，你们知道吗，人的大
脑有长得快的，有长得慢的，有人三岁便识数，有
人七八岁才识数，但你们瞧着吧，晚长的孩子后劲
儿大，等脑子长足了个儿，懂事了，肯定能超过普
通孩子，我活了70岁，看过这样的人多了去了，晚
熟的瓜才甜。

我们回到家后，祖母找父母谈话，她说，越学
习不好的孩子，上学越吃力，学校就是认成绩的地
方，学习好了老师喜欢，同学待见，学习不好，老师
不给个好脸儿，同学也跟着嘲笑，而且上课听不懂
老师讲的啥，比学习好的学生更着急上火，上课比
受刑还难受。所以对学习不好的孩子家长要多点
耐心，多给点儿关心和鼓励。

祖母这些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连连点
头。祖母把我拉到近前，和我商量，打算让我再读一
年一年级，还说，蹲级不丢人，不是笨，而是我脑子比
一般孩子发育慢，再让脑子长一年，来年上二年级肯
定能考好成绩，我是晚熟的瓜，甜劲儿在后头。

我又读了一年一年级，果然学习进步了不少，
成绩一下成为班里第一名。为了怕被同学耻笑，祖
母还特意挎了一篮子瓜去老师家里，嘱咐老师对外
说我身体不好，蹲级是万不得已，千万别在班里说是
成绩不好才蹲级的。

后来，每当我学习工作中遇到了麻烦，就想起
祖母的话，失败了落后了便奖励自己，答谢自己的
辛苦和烦闷，然后再积累力量，从头来过，不要怕
晚，甜劲儿在后头。

《耶稣的学生时代》是库切上
一部作品《耶稣的童年》的续篇，
本书进入了 2016 年布克奖候选
名单。在书的题记处，库切用《堂
吉诃德》中的话自我打趣：“不论
哪部书，续篇从来没有好的。”然
而《耶稣的学生时代》精彩程度完
全不逊于前作：一个虚构的移民
国度、一个神秘的天才儿童、一所
匪夷所思的学校、一桩离奇的杀
人案件构成了这本书的主要情
节。书的主人公仍为少年大卫，
这个男孩拒绝接受传统学校教
育，认为人们不了解数字的真正
含义。这次，他似乎在新的城市

找到了自己的知音：在埃斯特雷
拉的舞蹈专校，校长夫人安娜教
学生们通过跳舞把真正的数字从
它们寄居的星星上召唤下来，正
在大卫越学越深入之时，校长夫
人却被博物馆管理员谋杀了，而
谋杀的动机，据管理员所说，是

“爱”。《耶稣的学生时代》似乎有
着颇为简单的人物设定、三言两
语就可概括的类似悬疑小说的情
节，但事实上，本书在情节之外、
在角色之间的对话中包含着无穷
无尽可以反复玩味、深思的细微
思想，这是库切独具的笔法，也是
这本书最为特别之处。

《耶稣的学生时代》
♣ 马 博

新书架

灯下漫笔

三河古镇的米酒颜色好看，一汪
酡红的秾丽，古静清和，如同陈年的
普洱，初入眼不免惊艳。灯下轻轻摇
晃酒器，黏黏的酒液微微荡漾，飘舞
起伏仿若红丝带，泛着古铜的光泽。
酒的滋味也好，进口香醇甜糯，细细
品来朴厚纤绵，入腹温润妥帖。以为
舌尖上有稻作文明、青草、田野、杜若
蘅芜、莲蓬初长成的味道，有原上风、
岸边柳和新安江源头之水的气息。据
说，这款米酒初酿出来时是乳白色，
经由时间的沉积，色泽渐变，最后呈
现出清高富丽的红。三河的麻鸭、茶
干、米饺、七彩小炒和水豆腐无一不
好吃，与米酒也是绝配。

这几年，以旅行或者文学的名
义，我三次到三河，却是第一次喝三
河的米酒。太好喝，又因长途赶来有
些困乏，也就多喝了一点。挥兹一觞，
复挥兹一觞，促席延旧雨，挥觞道平
素，于是骨头有些软，身体有些飘，眼
神有些迷离。想起古人的诗：“我有旨
酒，以燕乐嘉宾之心。”“我有旨酒，与
汝乐之。”

三河有美酒，斟来云霞光。三河
人的江淮官话听起来像庐剧，在懂与
不懂之间。却也无妨，三酉君是媒介

更是使者，像三河水波上的一叶扁
舟，沟通陌生宾主如同旧相识。酒使
人近，也令人远。近是距离，远是心
境。肥西的三河是令人远、令人幽、令
人旷、令人思无邪的，雨天尤其如此，
雨天的夜晚和清晨尤其如此。

那一天三河风雨大作，是台风
雨，淅淅杀暑如切瓜，古镇清凉而安
适，来访者也不多。正午时分，我撑着
一把伞，走在三河老街的青石板路面
上，望着比素日空了许多的宽窄巷
子、廊桥、楼台、店铺、城隍庙、杨振宁
旧居、大夫弟、董寅初纪念馆、孙立人
故居、刘同兴隆庄、连连绵绵黑白二
色的老房子，恍惚以为回到了民国，
觉得自己就像《雨巷》里的戴望舒。戴
望舒撑着油纸伞，穿白衬衫，戴圆边
眼镜，在民国写诗。储劲松打着折叠
伞，穿白衬衫，戴方边眼镜，在三河甩
着衣袖闲逛。

前两次来，镇子上南腔北调人潮
澎湃，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太繁华也
太热闹，叫我心生畏懦。我是一个耽
于安静的人，繁华与热闹仿佛春药，
会让我在其中迷失本心。雨天的三河
挂着水帘子，蒙着白白的雨烟，有浓
郁的民国风，可以怀旧，也可以旁若

无人地歌唱。譬如“笑莫笑，悲莫悲，
此刻我乘风远去。往日意，今日痴，他
朝两忘烟水里。”

赋写《沧海一声笑》《上海滩》
《两忘烟水里》的黄霑，脚踏金镶玉
砌的皇后大道，骨子里一身旧气，一
身士夫气，一身慷慨任侠气。那年他
归道山时，我伤感过，听了一夜的
《两忘烟水里》，心间戚戚，似乎一个
时代的遗响终于也散尽了余音。远
去的人都是逝水，不可追，姗姗而来
赳赳而来的人，也只不过是将逝之
水。三河古镇已经 2500 岁了，见过
吴楚相争的鹊岸之战，见过太平军
大胜湘军，见过明清徽商鼓鼓的褡
裢和漫长的盛衰，自然也见识过太
多的人事代谢往来古今。

时间一样的流水，流水一样的时
间，这样慢，那样长，足以让一个人英
雄意气消磨尽。

幸而有米酒可以慰行旅，有烟水
可以暖苍凉，有文章可以供骀荡。这
几天读归有光，听他在故纸上说：“文
章，天地之元气，得之者直与天地同
流。”三河是可以写一篇大文章的，甚
至可以写一部大书，从战国写到今
天，从当初浮在巢湖中的一个小岛写

到七万人聚居的通衢剧邑，从舒鸠国
写到古娱坊。三条河的水，可供研墨，
可以洗笔，也可以作巨幅的纸张——
三河的前世今生写在水上。

夜里，雨仍在断断续续地下，我希
望雨一直下到明朝。秋水时至，小南
河、杭埠河、丰乐河三川泾流相灌，两
涘之间不辨人影灯影。晚饭后，与同行
诸君趁着酒兴，坐小舟游弋于水上，看
河，看柳，看灯，看船，看舟剪绿波，看
水幕电影，看看夜景的人，雨烟和灯烟
如小虫，如小篆，簌簌扑人面，回头看
树影苍苍处，忽觉人间烟水茫茫。

三河的雨夜很安静，也很唯美，
叫人起投迹归此地之心。想起来，这
样的话我在别处也曾经说过，扪心自
问，无一不是真心。

晚间早早睡了，清晨拉开客栈的
窗帘，雨已歇，河上的水烟仍在，黑瓦
白墙的古民居刚刚开启木门扉，觉
得自己已经在这里住了半世。低声
咕哝一句：我还是喜欢三河原来的
名字，鹊渚，或者鹊岸。记得写
《临川四梦》 的汤显祖写过：“鹊渚
逢人报好音，龙舒君长挟青琴。”以
为这话清而吉，可以刻在三河的石
头门阕上。

朝花夕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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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爱香始终觉得体内的钢圈
与丈夫的死亡有某种神秘关联，
那东西是个不祥之物。此后缓慢
细长的日子里，她从心理不适发
展到身体患病，这个沉重的钢圈
超过地球引力拽她往下。好在生
活分散了注意力，艰辛挽救了
她。她听从丈夫的遗言，辅助婆
婆，从不违逆。别人看到这对婆
媳关系平和融洽，也看到戚念慈
的厉害冷酷——她也是三十岁上
下死了丈夫，懂得怎么杀死自己
身体里的女人，怎么当寡妇。

如果将已是一团臃肿白面的
戚念慈仔细搓捏，抹平皱纹，去掉
赘肉，拍紧肌肤，立刻能还原出那
个细皮嫩肉、情欲结实的少妇
——她年轻时的照片完全证实了
这一点——岁月不过是副面具，
它惯于隐藏真实。

戚念慈爱在太阳底下洗她那
对稀罕小脚，像洗刷出土文物
——这是她表达权威的方式，她
展示它们，像将士展现勋章。没
有人知道有多少秘密生活隐藏在
这双小脚中。

吴爱香总是在她洗脚时端来
一杯芝麻豆子茶，戚念慈一边喝茶

咀嚼，一边处理家事：“等来宝满五
岁再断奶吧，现在他要再嘬几口你
就让他嘬几口。”吴爱香平淡地点
头。戚念慈摇头摆手：“他缺的不
是奶水，是没爹疼，缺爱。”吴爱香
又平平地嗯了一声。

树林里传来斑鸠的鸣叫。
戚念慈又聊到初月，十年前

的那壶开水既然已经浇到她的
头上，不能改变事实，那就努力
给她说门好亲，多配嫁妆，初月
心地善，会有好命。接下来她又
将其他几个丫头评说一番，比如
说初云慢性子，初冰有心计，初
雪胆子大，初玉天赋高。“会读书
的，砸锅卖铁送她读，都不强迫，
但要照我说啊，嫁个好人家比什
么都重要 。”她摇了摇头，“至于
来宝，他这样子要是能给初家续
上香火，就算是祖宗菩萨坐得高
了。”好编故事的人，在初安运死
亡这件事情上费了不少唾沫。
他们主观认定，初安运躺进坟墓
也不会忘记那个要命的晚上，上
帝在他无路可逃时给了他一个
粪池。

那个夏夜应该是满天星星，
没有月亮，成片的鱼塘在星夜里

闪着诡秘的光。失眠的鸟扑扇翅
膀。青蛙跳进池塘，咚的一声砸
破水面。空气里有熟悉的腥味。
鱼塘像棋盘分布，路径上长着肉
马根草——这种顽强的、匍匐爬
生的贱草，冬枯春荣，踩上去松松
软软。路边的水杉笔直，黑黑的
排成一行。那个将要死亡的人知
道哪条路上有沟壑，哪片鱼塘布
了暗礁，场上有多少颗水杉，塘里
下了多少鱼苗，哪片塘叫什么名
字，每片鱼塘多大面积，养了多少
母猪，多少鸡阉了，多少鸡生蛋。
为了熟悉这片农场，他没少让妻
子独守空房。

贝壳腥、猪屎味、饲料香。狗
吠，猫叫。芦苇沙沙地响，柳条轻
轻地摇。那个将要死亡的人不慌
不忙地走着，身影挺拔，春情暗涌，
激情赋予了他特异功能，他能从千
百种气味中，准确地捕捉到了那个
女人的肉香。他爱这现实的农场，
也爱她那片神秘的农场，那儿满是
鲜花杂草，有山丘湖泊，有沼泽平
原，还有茅屋炊烟。将要死亡的人
经过一片红砖瓦屋，听到猪群咬
架，嗷嗷欢叫，感到盛世太平：猪不
发瘟，鱼不生病，珠蚌肥润，他对得

起国家，对得起群众，见她的愿望
顿时变得急迫了一些。

好事者的猜想很难说准不准
确。自称参与过追赶与搜索的人
言之凿凿，说女人的丈夫早已察
觉，因此布局捉奸。也有人说那
件事从头至尾是个阴谋，做丈夫
的对场长的职位觊觎已久，将老

婆捏成诱饵，打算在初安运咬钩
之后，要挟他辞职，抹掉事业中的
劲敌。不料那女人动了真情，导
致游戏发生了质的转变——他可
从没想过给他们制造真正的男欢
女爱——妒火焚烧着他的内心，
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个晚上他拿到
了通奸的证据，仍然穷追猛打。
他事先设计了几条逃跑路线，瓮
中捉鳖，每条路线都有致残或夺
命的陷阱，毒粪坑便是其中之一。

有人回忆说那晚九点左右，
他远远地看见农场里手电筒晃
动，光线忽长忽短，忽而化作圆
点，似乎有猪从牢里逃出来了。
骚乱的光束在寂静中持续了十
几分钟。同一夜稍晚时分，一个
在后门口撒尿的人被荷塘里的
动静吓得尿了一脚，他看见水里
爬上来一团东西，全身溜光发白
直立行走。同一天下半夜，初安
运浑身水淋淋的回来说走夜路
掉进了臭水沟。吴爱香起来烧
了一锅开水，给他搓洗挠痒，直
搓得整块肥皂薄如纸片，洗得公
鸡打鸣窗口发白。习惯叼着奶
头睡觉的来宝通宵嘶哭，惊醒了
很多睡眠轻浅的人。

秋野一片杂色。黄的、绿的、
红的，雨后初晴时，还会有蓝叶和
彩色的河流。稻田一望无际，禾
叶青里透黄，谷穗像怀春的少女，
垂头不说话。偶尔一片荸荠地，
叶苗碧绿尖细，像葱一样。水沟
边杂草茂密，长脚昆虫贴水飞奔，
仿佛追赶它水里的倒影。田埂上
站立长脚白鸟，悠闲踱步，时而倏
地飞起来，身影嵌进天幕。海阔
天高。鸟，树，人，一切蓝天下的
东西，仿佛海底生物。

这是初安运躺在坟墓望里看
出去的景象。墓址是抹尸人王阳
冥选的，自称研究易经会看风水，
但那时不作兴，没人重视，他也就
只能抹尸安排丧葬。给初安运抹
尸入殓之后，他用东家的赏钱给
初月买了一顶瓜皮假发，过一阵
又送她一顶新的，连续送出三顶
假发之后，他娶了初月。这是
1983年，初月刚满十七。

人们总说没有十全十美的
事物，若干年后，初月与王阳冥有儿
有女，有说有笑，一家人面色红润眼
睛明亮，实在是挑不出什么毛病
来。九十年代初期，初家小女儿初
玉考上北京的大学，初安运住了多

年的寂寞荒山忽然热闹起来，死人
都往这儿挤，有的甚至挖了祖坟移
到这片风水宝地，希望时来运转。
王阳冥的才能此时才风生水起，成
了有名的风水先生，打开了财路，第
一个在村里盖起了楼房，修起了百
花园。

“照我说呀婚姻靠的不是爱
情，而是运气。”90多岁的戚念
慈摇着头，照样耳聪目明。

初安运死亡初家山崩地裂，
在那种严峻的时刻，戚念慈一
双小脚稳稳地站住，不再坐在
太师椅上摇头磨牙。她卖掉了
首饰，此后又不断变卖清朝的
珠宝瓷器，精打细算，一家八
口人吃饱穿暖不输往日。在别
人缺衣少食青黄不接的关口，
初家还总能借出点什么。戚念
慈手段霹雳。初来宝过完五岁生
日，强行断奶，由初云带着他睡
觉。有一晚初云半夜醒来，发现
来宝噙着她的乳头睡得正香。她
没有管他，后来几回也没有。来
宝断奶的焦虑在大姐这儿得到了
缓冲，到初云出嫁时他
已彻底摆脱乳房，但智
商没再生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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